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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告青年 

 当今社会，有许多不合理之处，令我们常不免要感慨一句，“这合理吗！”青年总是追

求合理的，而不合理，总会逐渐让人觉得他是合理的。难道我们真要等到不合理成为合

理，而原先的合理早已无人知晓吗？于是便有了这篇文章和本刊：“寄”即为“致”，“给”，而

另有别意为感叹语，即昭示着不合理。希望有志之学子联合起来。即使无法消除，也要时

刻提醒人们，不合理不合理，切忌成为合理。 

十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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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个寄 

 当今学涯，可谓是个寄吧。血海无涯，难道要一直寄下去吗？人民从一生下来到二十多

岁，做了小半辈子工，学也练也，不过是纸糊的老虎，都是虚有其表…… 

 其时听到一个看法：“学习不过是为了分层，知识仅为附属品罢了”，我是不相信的。既

有老师教导：“学习是为了自己，现在辛苦是为了以后幸福”，也听到过“你们不学没人逼你们

“，而后又强迫学生默写的。 

 学校里时常听到“我是寄吧“，又是为何呢？不过是瑞的语文到了年级第一，而自己还在

几百名开外罢。（所谓瑞，即有一篇《瑞转》，还可以看看的）其大多因为不合理二出现，而

剩下的，也无从知晓罢。下举几例，皆为不合理之处。 

 期初赴乐韵课，立于走廊，既言：“女进，男静则进“。立于教室，又言：“女坐，男静则

坐”。坐毕，师抚琴，错音，皆乐，怒言：“会否？不会则静！”即会，不敢言，只好作罢。课

半，众言，师曰：“何以如此放肆！”众静，又曰：“何以无声！”众怒，或言或否。课毕，众怒

而奔，惊呼：“寄！” 

 某日体育课，借三球，一球予健，一球予博，一球予众。博，球人也，娱球强甚。众不

说，不与博娱。博孤，遂将球予健。健者，贱也，长居榜尾，大不周正。另班求球于健，健

曰：“善”。众觉，大怒，怒言：“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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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人日记 

 某 Z 君，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缺。日前偶闻其一大

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晨瑞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

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

患盖“鸟人”一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寄吧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

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组长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

名虽皆学校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

复改也。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识。 

一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两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两年，全是发昏，

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十八班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二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课间小心，方见博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

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

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议论我，眼色也同方见博一样，

脸色也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寄吧谁啊！？”他

们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方见博有什么仇，同走廊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两年以前，把正林先生

的陈年作业，踹了一脚，正林先生很不高兴。方见博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

抱不平，约定走廊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入学，何似

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班主任教的！ 

三 

 晚自习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们——也有被老师夸过的、也有拿过奖学金的、也有进年级前十的、也有语文考九

十一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最奇怪的是昨天走廊上的那个老师，骂他学生，嘴里说道：“真不讨喜！”他眼睛却看

着我。我吃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Z 君赶上前，硬把

我拖回教室中了。 

 拖我回教室，教室里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脸色，也全同别人一样。进了教室，

便反扣上门，宛然是关了一只鸟人。这一件事，越叫我猜不出底细。 

 前几天，二十班的同学来告状，对 Z 君说，他们班里的一个大差生，给大家骂了，几

个人便把他拉到考场去，让他考八门。我插了一句嘴，二十班的和 Z 君便都看我几眼。今

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 

 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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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拉人考试，就未必不会拉我去。 

 你看那老师“不讨喜”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二十班的话，明明是暗

号。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文具，全整齐的排着，这就是拉人的家伙。 

 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差生，自从踹了正林的作业，可就难说了。他们似乎别有心

思，我全猜不出。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差生。我还记得 Z 君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

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哪里

猜得到他们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拉人的时候。 

 凡事总的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考试，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

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双减政策”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

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考试”！ 

 书上写着许多字，二十班的说了这许话，却都笑吟吟地睁着怪眼看我。 

 我也是学生，他们想要拉我去考试了！ 

四 

 早读，我静坐了一会儿，Z 君送进作业来，两页自主学本，两页课时精练。这作业，

白而且薄，全是字，同那一伙出卷子的出的一样。写了几题，干巴巴的不知是试卷还是作

业，便把它连图带字地撕掉。 

 我说：“Z 君，对 F 君说，我闷得慌，想到走廊上走走。”Z 君不答应，走了，停一会，

可就来开了门。 

 我也不动，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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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两篇 

家长会 

 呜呼，无法可想！我实在无法理解这家长会究竟是怎样的一件事。 

 开头几位老师的讲话还算正常，基本做了一些总结，然后是未来与要求。从班主任开始

就有些奇怪了。首先是期中成绩的汇报——都是老生常谈了，接着是班级情况的汇报，便由

班长和课代表来讲了。既由同学汇报，结果也就不得而知了。纪律方面提到四个组，也有我

们组的，但被班主任略了去，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剩下两个组不知有何技巧，没有被提到。 

 语文课代表的汇报也如同预料，用词比较委婉，基本是些空话，但大家自己都能补全了

的。接下来的数学便要有鸟人先生来汇报了。刚上台就被质问“怎么又是你”，就言出了我不

愿上台，却又被接着问“为什么”，也便无言以对了。然后预定了下次由我上台。内容也都是

些无关紧要的了。 

 课代表的汇报之后，又由班主任接管了。是不是也要点到些人。讲到某一刻，脸上突然

好像流露出极其厌恶的神情，大概事看到“手机”二字罢。也要求要严控，课为何周末往往又

有听力作业呢？ 

 既然说到手机，就不免要提到游戏了。这二字仿佛洪水猛兽，使人还没听到就要发慌，

躲得越远越好。我已提前预判到那九人的被点名，可没想到，竟一转攻势，把我们组点了遍，

从老六到瑞，一个不差。我还没弄清楚她对游戏的定义，就也被列入其中了。我无法想到两

个字竟会有如此大的杀伤力，使一切跟好沾边的，都是它的相反数。难道学生经历了一周朝

六晚十，周末还奔波在各个辅导班，沉浸在各科额外的作业中，就这么忙里偷闲地花一个小

时，或是仅仅半个小时来放松一下都成了犯罪吗？怎么就成了一些人口中的不思进取，自甘

堕落呢？ 

 于是便这么匆匆结束了。学生低着头，梦游似的走出校门，家长伸长脖子，忙于看自己

或他人的成绩，老师则忙于各种阿谀奉承中。于是，完了。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背后发凉，

好像有什么盯着自己，使人不敢多想。 

（本文纯属无义，尤其最后一段，切勿深究） 

仓鼠学生的日记 

9 月 1 日，星期天 

 今天是我的纪念日。可没人注意到这一点。一年了。一年前的今天，他们把我从“小学”

“摇”上来。 

9 月 7 日，星期二 

 我决定永远不碰作业。 

9 月 9 日，星期日 

 我决定还是写作业吧，但只在晚上写，晚上他们都睡了。我在教室里，写呀，划呀，修

呀，总之要弄出声音烦他们，让他们知道我可不玩那些小把戏，要是我卷点儿什么，那都是

为他们，绝非为我自己。 

9 月 12 日，星期一 

 为什么存在？ 

9 月 20 日，星期三 

 他们俩今天都来了，把我从教室里拽出来，放进一个用作业和试卷搭建起来的近似于迷

宫的东西里面。一座没有出口的迷宫。他们把这当作油田，想要从中榨取些什么。看着我在

死胡同里转来转去，他们笑呀，叫呀。但我知道，这不是油田。他们试图击溃我的意志，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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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我，折磨我。他们可以拿走我的人身自由，但他们永远无法夺走我的灵魂。 

 我叫沙子，我是个寄吧。 

9 月 22 日，星期六 

 在这里，我有我所需要的一切，我没有理由不开心。 

9 月 24 日，星期三 

 对于作业的评价： 

 它在燃烧。 

 它张牙舞爪。 

 它要将我吞没。 

 我不该再写作业了。 

9 月 26 日，星期五 

 写作业。 

 上课。喝水。 

9 月 27 日，星期六 

 今天我先上了一节课，又喝了一些水。 

9 月 30 日，星期二 

 作业 上课 水 

 作业 上课 水 

 就没点儿别的了吗？ 

 我要借此机会表明自己的立场，为自己以及所有受压迫者们的权利；杀一杀那些冷酷无

情的教育家的嚣张气焰。 

 我打算从现在开始不写作业，不听不学直到自由……或者说直到死。 

 下午 2:33 

  不写作业两分钟了。我意志坚定。 

 下午 2:36 

  不写作业五分钟了。我开始感到心慌。 

 下午 2:41 

  作业。他们在嘲笑我。 

 下午 2:45 

  我的智商下降了一点，没准儿更多， 

 下午 2:47 

今天的牺牲已经够大了，就到此为止吧，一只智障学生对抵抗运动来说有什么用？

所以我写了 50 页作业，喝饱水。 

 下午 2:48 

  手废了！手废了！内卷之神就那么瞪着我。 

 下午 4:00 

  从轻度内卷过度中恢复过来。真是漫长的一天啊。 

 ………… 

11 月 6 日，星期四 

 我多日的祈祷终于有了回应：学校的门开了。今夜，我将踏上一段完全未知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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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林先生 

初中部也无非是这样。校园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

了三两成群的“国际高中部”的狗男女，[数据删除]，实在标致极了。 

初二年级的走廊里有几本书看，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课，里面的几个沙发倒也还

可以坐坐的。但到课间，有几层的地板便长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楼振聋发聩。

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数手指”。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五楼的十九班去。从楼底出发，不久便到一处屋舍，写道：初二语文组。不知怎

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英语了，这是苏联的遗民范翰宸，先生客死的地

方。十九班是一个教室，并不大，冬天暖的厉害，还没有别班的学生。 

大概是人以喜为贵罢。讨喜的孩子，运往四楼，便用金丝玉锦缀着，裱在英语组前，尊

为“讨喜的孩子什么都好”；苏州野生的东哥，一到十九班就请进教室前，且美其名曰“进步快”。

我到十九班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班主任法不责众，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

是住在食堂旁边的一个草屋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

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也见缝插针，居然睡不安稳。饭

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校长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

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校长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

的住处了。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 

语文是一个教授独任的。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壮的先生，没有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

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到： 

“我就是叫做正林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语文在中考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

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外国译本的，他们

的翻译和研究新的文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同组的人，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

每个教授的历史。这正林先生，据说是有了孙子太高兴了，有时竟会忘了上课；冬天是一件

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语文组去，致使别的老师疑心他是扒手，叫组里的老师，大家

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谈起自己的孙子。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日，他便让同学叫来叫我了。到得他家，见他在坐在书和许多

单独的讲义中，——他其时正在研究着文学，后来有一篇致辞在本校的典礼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吗？”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他收下了，当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

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

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翻译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

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现代文、古文、历史。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正林先生将我叫到他家去，翻出我

那讲义上的一道题来，是宋朝的古文，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句话翻译错了一点了。——自然，这样翻译，的确比较通顺些，然而翻译

不是写作，原文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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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样写。” 

但我还是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心里却想道：“翻译还是我写的不错；至于正确的译文，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在南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八

百余人中，我在前列，不过是没有星光。这回正林先生所担任的功课，还是语文和历史。语

文学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十九班只会学习，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报名体育会，现在总算放心了，

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十九班的老师是独裁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

问我怎么裁法，学生变成怎样的听话，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呢？” 

有一天，本级的自管会干事到我班里来了，要借班上的体育成绩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

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别班学生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

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里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

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

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运动会的成绩，是建明

先生在记分册上做了手脚，改动了成绩，所以能有这样的奖项。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公告上写广告，末一句是：

“请全数到会勿添足”，而且在“添”字旁边加了一个加。我当时虽然觉到加的可笑，但是毫不

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讽我们了，犹言我们得了教员特别的优待。 

我便将这事告诉了正林先生；有几个我班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

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

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们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十九班学习好，所以十九班人自然只会学习，运动会得奖项，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

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十九班窝里斗的命运了。第二年颁奖，舞台的背景是全用

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结束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中国战

胜日本的情景，但偏有章文轩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

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十九班来，

我看见那些闲看批斗英雄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

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正林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文学，并且不来这语文组。他

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尻♁股学，先生教给我的知识，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尻♁股学，

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文学而焦的股♁文，怕于尻♁股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分，他叫我到语文组去，交给我一张他和孙子的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

“惜别”，他叫我到语文组去交给我一张他和孙子的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

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

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语文组后，就多日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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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怕敢写了。经过的时日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

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音信

了。 

但不知怎的，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最给我鼓

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十九班，

就是希望十九班的成绩提高；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语文传到 19 班去。他的

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日前迁组的

时候，中途被劫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那帮人去找寻，

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十九班的伟人墙上，讲台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

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壮的面貌，似乎正要捧腹大笑起来，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

且增加勇气了；于是斟上一杯水，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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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寄吧，原指牛子，这里用作引申义，指伞兵般的人。 

②：讨喜，讨喜欢的孩子，尤为老师所赞赏。 

③：牛马，与伞兵成近义词，较为委婉。 

死地 

——为璟傲而作 

张璟傲已死了！寄！ 

——煎炸着的那万米的寄吧 

是他的尸体 

 

他死在冲的时候； 

旧终时 

依然睁着枯干的眼 

巴望手机里 

出现一个金光…… 

 

没有金光 

甚至保底也没有 

 

看见的到处是： 

像被火烧过的 

焦黑的试卷 

与枯黄的寄吧 

与到处用过的废纸 

 

那些寄吧
①
呢？ 

那些曾用大眼 

偷看试卷的伞兵呢？ 

一切都晚了！ 

 

几千万的“讨喜
②
之子” 

从语文到数学， 

从数学到英语， 

寻找着，寻找着 

一个答案， 

再抄些吧…… 

 

向着天 

千万人一齐大呼 

寄！什么牛马
③
试卷乎！ 

 

但是， 

没有改变！ 

 

千万的“不讨喜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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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卷，指内部竞争。 

⑤：狼人插，一种古老的游戏，以杀光平民为赢，多在 12 人一组。 

⑥：晚自习，此处原文为晚自己，为作者笔误。 

⑦：大陀螺，用指 CSGO 中开挂玩家，这里比作大聪明 

从生物到地理 

从政治到历史 

找不到答案 

找不到希望 

疲乏地扶着头…… 

 

哪儿去了？ 

——那些每年背了试卷的大包 

来卷
④
 

我们留在柜中的 

最后的试卷到哪儿去了？ 

 

还有那些 

在卷时带走了 

我物理笔记本的人呢？ 

 

班上不再有伞兵的“狼人插
⑤
” 

晚自习
⑥
也不再发出笑声了 

到处是璟傲的叹息 

与知非的哀嚎 

你再卷？！ 

 

于是他们——千万的“数学代师” 

拿出无数的试卷 

像冬天林木般的用完之笔芯 

向死亡般的试卷 

挖掘分数 

 

于是他们 

相继地倒毙了 

——像寄 

像伞兵 

在牛马的智学网 

在充满“寄”声的数学课 

 

从死亡的期中 

到死亡的期末 

你知道 

那开挂般的“大陀螺
⑦
” 

旋转着的 

到底渴望着什么呢？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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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人点燃了内卷之火啊…… 

寄乎哀哉 

 

璟傲先生不再冲了 

他开始在地府中卷起了数学 

 

寄！这吃人的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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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寄 

十一月十五日 

 班主任又到班上来了。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大致是说让健与阿姨换回位置，免得阿姨

与瑞闲谈。U 盘插入电脑，我的心寄动不已，我等不及要看君主专制丑陋的嘴脸了！没有歌

曲，虚晃一枪，明天才能看到了。 

 学校用六十万吧信息科调到今天来了。到了之后，没有开门，只得干等着。也有人学着

FBI 敲门，结末是吧阿姨关到了旁边。我们几个便往天台徘徊。很好的日色。刚要玩狼人插

消磨时光，不知哪里来的老师害我们大费口舌一番，不过终是没有拉我们去考试，只好到别

处等着。不只是班主任失责还是去处理六十万了，不过终于是来了。 

对于每周一歌，我的评价是：“太假了，一群假人”。 

 世界是时间的函数，对于时间的每个值，都有唯一的世界状态与之对应，所以还是珍惜

当下罢。 

 早自习，班主任又不安稳了，偏要觉得我们班的课是最难上的，课堂无人发言，寂静无

声，可能是多带了两个版的缘故。可是为何其他任课老师也有同感呢？说来也怪，我们班从

初一以来一直如此。思考过后，得到一个结论，我们班的支柱是中差生。这些人上课积极，

声音大，可话里总要参入几句不该说的，便开始被打压。而优生呢，因为看到这些的状况，

不愿与他们同流，便也沉默着，于是就成了这个状况。 

 “明天让你们自己选” 

 “这次声音可得大点” 

十一月十六日 

 体育课欲借球，与瑞、章、范等人共至器材室。入门： 

 “体育徐老师让我们借十二副羽毛球，两个篮球。” 

 “徐建明？十九班啊？” 

 “对” 

 “不要来这么多人，只有一个课代表” 

 只好出门，留瑞一人在内。后又想到瑞拿不动，于是回头到门口等着。这寄岂能再赶我

们？没想到，高攀了属于是。 

 “出去！都出去！“ 

 “？“ 

 可怜瑞肚子把那一筐搬出来。那核心价值观也不来创我们了，真是悲哀。也许是去创它

了呢？ 

 体育课后，回到教学楼，日色很好，也没有在电梯里苟活的人。饮料机纸币又停用了，

寄。到得班上，专职已经开始了。不但五变成了二，实际却成了一。难道我们看不出 4 到 5

与 10 到 11 之间的空缺吗？现在看来，似乎确实，毕竟三个月的空隙也不曾觉察。 

 “这个好听吗？” 

 “这个太难了。” 

 “这个不错，就这个吧” 

 “你们先练这个吧” 

 “看看隔壁唱什么；他们瞎唱什么呢，我们不管“ 

 “好好唱“ ”就这个吧“ 

 于是，完了。我已经看到那天的情景了。好像说星期五就要唱的。 

 是时候把桢扬了。 

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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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没扬。 

 他们又找到新的乐趣了。中心竟是邱阳，实在不可思议——也是当然的，他只能靠这个

来取得一席之地。因为那群人，他似乎也无法依靠这个了。说到底不过是一把未开锋的刀，

在手上舞来舞去，无论上课下课，像仓鼠一般，也要弄出不小的声响。也有在指缝捅来捅去

的，结末是将银鱼的本子变得千疮百孔，而后得到瑞合力的痛打罢。 

十一月十八日（因事务繁多，本日及后日寄于二十二日写） 

 时间一长，便只记得些重要的事了。 

 终于扬了，不过是与鸟人先生的作者换了个位置，也是很好的，至少仔细的吵闹不如从

前了，不过上课也偶要冒几句话的。 

 然后是灯光晚会。开头倒也值六十万，还颇有电音节的意思，越往后就越无趣了，对面

楼的人也仿佛要来骂一句“你寄吧谁啊“。我便和东哥找到新的乐趣了。起因是坏了的灯光棒，

和东哥研究一番后竟理解了一切，也帮别人修好了。唯一的遗憾即为四个初中部的老师中没

有任教我们班的罢。也无意外，毕竟都是上了年纪的。不过自从得知有网上投票后也便改变

想法了。 

 之前还有个机会的，即一起在班上吃所谓“垃圾食品“，然后看些社死的视频罢。也是很

好的，不过听人说是几个家委用大家的钱”做好事”，所以十分迷惑。 

十一月十九日（写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同上） 

 大概确实是我们不讨喜罢。晚自习很快便有了数学限时练习，我并不讨厌数学，但倘以

这种形式，便有些不耐烦了。在这之前确有一家委进来发布通知了，大概是说周六的也要付

钱了，实在也不贵，十四乘上九十六便得一千三百四十四罢了，就是这数字实在不大吉利。

但后来便有班主任进来说话了： 

 “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哪有人免费给你们上课” 

 “再说这么便宜，有什么好叫的‘ 

 接着便摆出了那个式子，便陆续没有声音了。 

 寄！忘了函数垂直乎！ 

十一月二十二日（写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同上） 

 周末实为没有可写的事，不过是减九十六罢。 

 中午班主任宣布了每周一歌的不在，而将一二九定为了《黄河大合唱》之一，据说是与

二十班老师商定的，具体就无从知道了。还有下午换课的事宜，为了周三的数学竞赛，早上

竟还说错了的。 

 今天开始做操改为跑步了。寄！刚跑两步就扭到脚了，于是可以摸两天鱼了。 

 晚自习结束终于理解了意思，原来很简单的事，可能没有说清楚罢。 

十一月二十三日 

 今天没有甚么事，摸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 

 今天没有甚么事，摸了。 

 还是有一件事的。即班主任中午又来班上讲话了。是说入团积分的事，大略是想要的人

分数不高罢——我们可不管，毕竟事他们让我们自己填的。他们也可能觉得没有办法，就按

这个来了。于是便有四个人出去填了东西，其中也有我的，我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再谈

谈讲话的内容，又是说我们不爱班级，没有积极向上，总之归为一条：不好。 

十一月二十五日 

 今天没有甚么事，摸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 

 今天没有甚么事，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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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七日 

 不能再这么摸下去了。还有很多要公布于世的。 

十一月二十八日 

 今天不知道怎么写起，摸了。 

十一月二十九日 

 为了唱歌的事，班主任又开始了。“没有声音”的话大概听了几十遍罢，也带着我们模仿，

不过自娱自乐罢了。 

 他们急了。市里教育部的纪检委要到我们这里来了，却还没有确定要来我们学校，或者

我们班，就已经被要求收起教辅了。 

十二月七日 

 很久没有写日寄了。大概事事务繁重罢，我竟没有觉察。只得凭记忆写些了。 

 首先是唱歌。要唱的不仅是“谢谢你”，又增加了《保卫黄河》——大概是定下来了。也

不止一遍说过“花了很多钱请外面的老师”。我们已没有感觉，活成了木偶。不过外面的老师

还是不错的，引用一句是“很有精神”，于是便跟着唱了，毕竟九日就要每周一歌，二十二日

便要大合唱了。 

十二月十日 

 昨晚的会议实在无趣，实际大约是浪费了一小时。不过班主任竟能把整个英语组都忽悠

成这首歌，也是很惊人的。 

 外面的老师总归是要更好一点的，已经第二次来了，不过原来八次排练因为时间只剩下

三四次了，毕竟不能动了那些课。 

 前两天说要买的监控到了。我一向很反对再班上装监控，为了那几个人何必坏了全班的

信任呢？说的远些，这与监控又有何区别呢？不过终于不能说出 。“鸟以为把鱼举在空中是

一种慈善的举动。”这是来自泰戈尔的飞鸟集里的。那时尚且知道这个道理，现在怎么又迷

惑了呢？好在和我先前的想法一样，不会装的。但总会有办法的，毕竟上午就被问了会不会

装。我当然是不会的。 

 周六又要上课了，也就上面检查的那周休了一次而已，毕竟我们可是被自愿签了保证书

的。不过相比初三的整天，高中的周日还有半天还是好的。自从双减之后就一直如此了，最

近听到党员领导要带头生三胎，也不知道是哪位贵人一时兴起想来的。这些本是不好说的，

毕竟“对未来充满信心”已经在教种书上，成为政治义务了罢。 

十二月十三日 

今天，很好的月光，不知那三十多万人能否欣赏到呢？正好今天历史课学到此课，使我

于是又重温了这一段历史。我翻开历史书一看，这历史没有好坏，我横竖听不进，看了半天

才看出，这历史书满本都歪歪斜斜写着三个字：“小日本”，使我们又惊呼：“********小日本！” 

十二月十四日 

监控终于是装上了。班主任不用到教室来就能监视我们了，只有我们受伤的世界完成了。

我至今没有明白这初心是什么，是为了帮助自己还是监督我们。我的理智控制着我不去拿点

什么水杯之类的东西砸它，但我还是托人明天带个镜子和我的凸透镜一起用了。唉，我不知

何时才能与它不见！ 

还有一件事，即周六下面上课的事。最后一节的物理课，西西于是就坐到我们当中来了。

钱看到自然要骂，并且把西西拎到前排去了，但转过头来便说我们不讨喜，随意换座位，并

且下节课一定要我们分开。 

到了周一，班主任也知道了这件事，原因是钱私发了消息说：“十九班的男生上课不能

静下来，提醒十九班的九个同学注意纪律”这句话不知怎的竟被理解成了我们几个男生丢了

全班的脸了，我很是疑惑：换座位的西西和那些女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但总归是喜提钱



《寄青年》  日寄 

和班主任两顿痛骂。 

十二月十六日 

班主任曾说的“全年级一半的班装了监控”似乎也被提上日程了，毕竟已经向地理老师推

销成功，并且在十七班启用了。看来需要和十七班交流并联合了。 

下午的评教，便使我回想起一些事了： 

“你们这个班比较好，我以前带的班胆子肥，把老师多布置的作业和批评都记着，并且

想：‘你等着，看我到评教怎么写你’。所以每次评教前我都要正儿八经地给他们上一节班会。

其实这不是假，老师这么做的原因你们都不理解，也没有资格评价老师教得怎么样，只能是

喜欢或不喜欢罢了。“ 

既然如此，那评教的意义不也就是假了吗？而且我并不觉得我们不能评价老师，毕竟我

们也上了近十年的学了，可能比有的老师的教龄还要长，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鸣呼，

无法可想！ 

我仿佛又听见物理老师的评价了：演员。 

“老大郭在看着你。 

Big Mrs. Guo is watching you.” 

——鬼鬼银鱼《体面的自由》 

十二月十七日 

 今天，很冷的天气。 

 音乐课和平时一样，并没有什么特殊。 

 下午还是有些奇怪的。首先是前两节课被拿去保卫黄河，并且使瑞成了工具人，使东哥

社死了罢。后两节课因为老师有活动所以自习，做了一张物理练习，这并使我装到了。即摸

了一下午罢。 

在初一后面的高尔夫馆建好了，不过是一个罩子，美其名曰“馆”，并大肆宣扬，凡是通

往那里的路都要贴上告示，听说是可以选修的，不过班上也没有动静。 

明天被参加了金钥匙，好像是类似那种题库的比赛，都是些离谱的题，不过也因此不用

周六到学校来了。物理学本作业总要等到周六再发，于是我便无法拿到了，马上就要英语练

习了，便是瑞成为工具人的原因。 

一月十日 

已经有很久没有写日寄了，也有得很想写的的候，不过事情一多便忘却了。前日生了一

场大病,有一个星期，也因此拖延了事务。大概是还有些不顺罢，拿起笔却无从下手，明后日

就是期末考试，不便多言，就先写这些罢。 


